
58 

編
輯
先
生
：

感
謝
你
們
辛
勤
的
工
作

，

將
一
期
期
農
盛
的
「
書
評
書
目
」
交
到
我
們
手
上
。

詹
宏
志
先
生
寫
的
「
每
月

短
篇
小
說
評
介
」
是
很
令
人
敬
服
的
，

尤
其
他
對
文
學
前
途
的
感
時
憂
製
常
使

有
志
於
文
學
工
作
者
們
深
受
感
染
而
引
發
沉
思
和
討
論
。
在
九
十
三
期
的

「
害
評
盡
目
」
，
危
先
生
發
表
的
「

雨
種
文
學
心
靈
」
中
又
道
出
他
對
未
來
的
嘆
息
和
隠
憂
，

披
閲
再
三
，

總
似
有
些
意
見
如
哂
在
喉
，

却
自
斃
才

識
學
罨
不
如
詹
先
生
遠
甚

，

久
久
不
敢
逛
然
提
筆
發
包
議
論
。
烴
敷
週
靜
思
，

仍
覺
「
有
話
想
說
」
，

廙
非
正

式
為
文
就
敎
，

充
其
甄
只
是
個
人
的

一
些
看
法
和
觀
點
而
已
！

果
能
因
此
而
引
起
大
家
的
囑
目
和
胭
切
，

則
是

意
外
收
穫
了
！

我
們
卅
年
來
的
文
學
努
力
眞
會
成
爲
「
另
一
種
必
廢
的
徒
然
」
嗎
？

或
眞
如
東
年
先
牛
所
預
估
的

「在
將

來
，

都
只
能
篙
是
邊
灑
文
學
」
呢
？

文
學
位
置
認
定
的
條
件
絕
非
單
以
地
理
的
、
政
治
的
、
經
濟
的
劃
分
爲
必
要
或
已
足
。
除
非
我
們
的
根
—

—
對
民
族
認
同
的
意
識
巳
慚
趨
隕
損
、

腐
蝕
，

否
則
我
們
似
無
理
由
妄
自
菲
蔀
地
對
今
日

文
學
發
展
抱
若
過
分

悲
觀
的
態
度
。
儘
管
痿
灣
的
秕
會
結
構
和
經
濟
惻
度
一
直
在
轉
變
，
文
化
上
也
不
斷
地
受
到
外
來
影
響

的
衝
擊

，

然
而
，

只
要
我
們
所
敬
奉
的
主
體
是
那
創
造
了
中
國
歷
史
的
祖
先
；

只
要
我
們
瞪
內
所
流
的
是
近
百
年
來
飽

受
欺
凌
，

並
混
合
羞
恥
辱
與
挫
折
的
中
國
人
的
血
液
．
，
只
要
我
們
所
使
用
的
是
中
國
先
聖
先
賢
們
所
創
所
傳
的

口
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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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字
、
語
言
與
思
愨
模
式
，
則
我
們
今
日
又
豈
會
在
三
百
年
後
成
爲
「
充
滿
異
國
情
調
，
只
提
供
浪
漫
、
夢
幻

與
遐
思
的
材
料
」
？

誠
然
的
，
國
家
分
裂
的
悲
劇
繼
繽
無
限
期
地
串
演
下
去

，
民
族
文
化
的
意
識
心
態
就
註
定
擺
脫
不
了
分
裂

的
不
幸
°
囘
顧
中
國
的
歷
史
，
分
隔
兩
地
人
民
於
長
期
對
立
的
政
治
狀
況
也
不
單
只
是
頭
一
囘
了
。
而
當
分
裂

的
時
代
結
束
，
復
歸
一
統
的
新
氣
象
就
必
然
要
在
文
化
上
開
出
更
光
輝
，
更
明
媚
，
更
燦
爛
的
花
朶
。
中
國
的

民
族
性
就
是
這
麼
經
常
地
注
入
新
元
素
，
始
得
歷
經
變
亂
而
仍
能
屹
立
，
常
存
的
，
也
因
此
而
使
得
中
國
民
族

性
更
加
地
堅
韌
而
富
有
彈
性
。
這

也
許
不
是
偉
大
，
却
會
使
我
們
更
愛
她
，
敬
她
。

我
們
作
家
的
創
作
經
驗
是
豪
灣
的
祉
會
'
(
即
使
華
僑
文
學
或
留
學
生
文
學
也
以
臺
漓
爲
依
蹄
吧
'

.

)
局

面
上
或
縑
狹
隘
，

客
戳
璵
境
所
有
意
加
諸
的
限
制
又
逼
蒞
文
學
的
發
展
形
同
裹
小
脾
長
大
的
閨
女

，
在
廄
度
和

深
度
兩
方
面
欠
缺
令
人
姻
旋
轉
圖
的
滿
足

，
但
我
們
並
不
能
就
據
此
說
：
我
們
所
走
的
文
學
道
路
會
或
巴
背
離

民
族
總
體
文
學
的
軌
道
。
我
承
認
：
目
前
這
稱
以
豪
灣
這
小
塊
泥
土
爲
根
爲
認
同
的
創
作
經
驗
是
有
其
特
殊
性

，

但
，

所
謂

「
民
族
的
總
體
文
學
」
不
就
是
由
各
頎
特
殊
性
所
集
合
而
成
的
嗎
？

透
過

「殊
相
」
結
成

「
共
相

」
，
如
此
罷
了
，
焉
能
否
定
臺
躪
的
文
學
創
作
經
驗
就
不
是
民
族
總
體
經
驗
的
一
部
分
？
而
「
如
果
我
們
還
能

固
箔
血
緣
繼
鎖
成
危
中
國
的

一
部
分
」
，
則
我
們
的
文
學
也
定
然
要
成
爲
民
族
文
學
重
要
的
一
脈
。

在
遙
淝
，
文
學
脈
流
的
傳
承
是
曾
經
被
腰
斬
，
以
致
形
成
臺
灣
文
學
界
的
盅
空
與
混
亂
，
可
是
時
間
是
一

帖
治
療
劑
。
迷
失
不
會
長
久
的
。
新
生
的
一
代
會
泯
於
文
化
遁
産
的
需
索
·
，
被
切
斷
的
那
一
段
會
慢
慢
被
接
上

去
．

，
被
砍
斫
的
傷
口

會
逐
漸
復
原
。

張
系
國
在
「試
談
民
族
文
學
的
內
容
和
形
式
」

(
峨
於
「書
評
書
目
」
第
廿
二
期
)
二
筌
裊
說
得
好
：

「
視
代
中
國
人
正
置
身
於
一
個
驚
天
動
地
的變
局
裏
。
在
臺
灣
和
大
陸
，
都
正
進
行
龐
大
的
秕
會
哄

驗

，
其
成
敗
睏
係羞
數
億
中
國
人
的
未
來
。
這
一
代
中
國
人
有
羞
多
變
的
些
富
經
驗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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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現
代
中
華
民
族
的
經
瞼
是
『
變
化
』
、
是
『
動
』
，
其
嚮
驗
的
多
變
，
筒
圍
的
廣
憫

，
不
僅
包
括

了
政
治
上
不
同
的
制
度
，
也
包
括
了
從
戰
爭
到
和
平
種
種
人
柑
的
悲
欲
離
合
。
」

我
想
：
假
使
我
們
能
明
確
地
掌
握
住
這
時
代
這
地
區
裏
的
巨
大
的
變
與
動
的
經
驗
，
以
及
在
各
稱
變
局
褒

的
啻
鬪
事
蹟
，
甚
而
積
極
地
對
苦
難
挑
戰
的
悲
壯情
懷
，
我
確
信
，
我
們
今
日
的
努
力
必
然
會
得
到
歷
史
上
肯

定
的
評
價
，
而
無
需
擔
慮
「
成
爲
旁
支
的
命
運
。
」

文
學
是
民
族
的
良
心
，
作
家
是
時
代
與
祉
會
的
良
心
。
作
家
必
須
在
他
所
生
存
的
時
代
與
社
會
褒
獨
立
地

思
考
，
自
重
地
觀
察
，
並
分
享
其
周
遭
的
同
胞
所
生
活
的
不
幸
與
無
奈
·
，
然
後
在
創
作
中
，
以
文
學
的
形
式
忠

賀
地
表
現
出
悲
苦
的
情
操
，
以
及
掙
扎
於
黑
暗
時
刻
的
憚
憬
，
和
料
綿
不
清
的
希
望
。

我
贊
同
詹
先
生
所
說
的
，
作
家
縣
當

「
用
一循
歷
史
的
眼
光
來
反
省
自
己
的
創
作
活
動
。
」

然
而
，
作
家

也
絕
不
能
脫
離
或
逃
避
於
他
所
生
存
的
時
代
，
致
使
自
己
的
作
品架
空
了
。
我
們
遠
必
須
明
暸
：
一
個
時
代
的

眞
理
乃
是
經
歷
了
長
久
痛
苦
、
失
敗
和
犧
牲
之
後
才
在
共
享
的
歡
笑
中
建
立
的
。

偉
大
的
文
學
心
靈
並
不
易
求
，
一
切
高
尙
的
文
學
作
品
絕
非
在
安
適
如
意
中
蘊
育
出
來
的
°
偉
大
的
創
作

必
是
根
植
於
苦
難
而
堅
賀
的
土
塊
裏
，
抛
棄
浪
漫
的
虛
幻
，
並
且
勇
於
面
對
各
種
逼
迫
而
來
的
邪
惡
勢
力
，
堅

決
地
，
不
可
妥
協
地
克
服
環
境
無
理
的
壓
抑
。

的
確
，
「
歷
史
像
一
匹
野
獸
，
吞
食
所
有
的
歡
欣
、
不
幸
、
理
想
、
鮮
血
、
與
死
」
；
歷
史
更
像
是
一
場

大
火
，
焚
燬
所
有
不
耐
光
與
熱
的
雜
碎
o

等
火
勢
熄
滅
之
後
，
不
朽
的
作
品
仍
將
完
好
無
損
地
留
存
在
灰
燼
中

°
偉
大
的
文
學
心靈
，
唯
有
在
烈
焰
無
情
烘
烤
後
，
始
得
顯
現
而
屹
立
不
屈
。

我
們
不
妨
設
想
：

倘
若
歷
史
提
前
伸
手
向
我
們
索
取
成
痕
，
我
們
是
不
是
可
以
這
樑
子
答
覆：
「
你
可
能

要
怪
我
們
做
得
不
移
好
，
但
我
們
已
努
力
培
植
了
勇
氣
和
1
1
3心，
也
盡
力
爲
時
代
做
了
見
證
。
」

敬
祝
編
安
＇

·
呂
昱

敬
拜
一
九
八
一

、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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